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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高等院校的婦女研究學

⊙ 沈睿

 

一 美國高等院校的婦女研究學：創立

1970年，美國女權主義者中的學者／行動家們，在女權主義理論的影響下決定建立婦女研

究，在大學開創婦女學課程，美國大學第一個婦女研究所由此在加利福尼亞聖蒂亞哥州立大

學成立。1三十多年過去了，當時建立這個學科的先驅者們決沒有想到這個學科領域會發展得

如此成功和壯大，在美國的學院中的享有如此重要的地位。現在，美國大學中有七百多個婦

女研究系或所，婦女研究已經成為美國大學中學生人數最多的交叉學科。據美國教育部統

計，百分之十二的全美大學生從婦女研究學科取得學分。雖然目前授婦女研究博士學位的學

校還不太多，但是，婦女研究學科中的研究生已經有相當大的比例。1978年，「婦女研究」

第一次作為索引條目出現在《國際博士論文提要》中，到1985年，八年中，這個條目下的博

士論文提要達一萬三千多部。「遠非時髦，如許多非議的人預言的，婦女研究已經成為高等

教育的一個有機部分。」布郎大學歷史系教授馬瑞‧周‧布赫在其為《女權主義的政治：三

十位開創母親的證詞》寫的序中說。2

婦女研究學的創立，不是那麼一帆風順的。但是，三十多年後來看這個學科的出現和發展，

很多在婦女研究領域的人都驚異地感到，婦女研究從一出現就好像鋪天蓋地，一夜之內就開

起花了。比如，1976年，婦女研究學科在美國出現七年之後，國家婦女教育諮詢委員會對婦

女研究學科進行統計。統計的結果是，那時全國就已經有270個婦女研究系所，共開了一萬五

千多門課，參與的學校有1500多所。全國有850多位教師專門從事制定婦女學科課程，教授課

程，這些課程，有的逐漸成為婦女研究的核心課程。主要的核心的課程有「文學中分婦女形

象」，「性別角色的社會學」，「美國婦女歷史」等等。1981年，婦女研究系所在全國已經

達350個，增長的速度是任何學科都不能比擬的。在建立婦女研究系所的同時，這些女權主義

學者也積極聯絡，召開各種學術會議，組織學會，推動婦女研究的發展。美國文學和語言教

學最大的協會，現代語言協會，在這個方面成為領導力量。1968年，協會內成立了「婦女地

位和教育委員會」。隨後，人類學，心理學，歷史學，哲學等學科也相繼成立了相似的協

會。婦女學科的發展，是和學者－行動者們的其他工作分不開的。為了推動婦女研究學術的

發展，1972年，芙勞潤‧斯郝、保羅‧勞特等創辦了「女權主義出版社」，並發行了學術交

流的資訊刊物，《婦女研究季刊》（Women's Studies Quarterly），這個刊物最終成為婦女

研究中最主要的刊物。同年，另外兩個雜誌《女權主義研究》(Feminist Studies)和《婦女

研究》(Women's Studies)也相繼創刊，1975年，《標誌》(Signs) 雜誌創刊。所有這些跨

學科的刊物都對這三十多年的幾代女權主義學者和學術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1977年，

在福特基金會的幫助下，國家婦女研究協會成立，幾年之內，協會的年會就吸引了一兩千參

與者。福特基金會的資助成為美國女權主義發展的基礎。



婦女研究的最初十年是最困難和艱苦的階段，不僅僅是在各個大學建立嶄新的系所需要很多

的力量，而且，要想辦一個系所，需要機構落實，課程設置，與非議的勢力鬥爭，協商，妥

協等等。女權主義學者／行動家們克服了種種困難，婦女研究也在重重困難中成長。歷史上

看，美國的大學從1860年代開始接受女生。從那時起到20年代，女性大學生和研究生的數量

一直平衡地增長。但是，到了30年代，女生數目開始降低，到了二十世紀50年代，女學生數

量降到一個新的低水準。50年代，正是貝蒂‧弗瑞丹寫《女性的奧秘》的時代，正是美國的

婦女回家去作家庭主婦的時代。比如，在30年代的美國，每七個博士中就有一個是女性，但

是到了50年代，這個比例下降到每十個博士中只有一個是女性。從總體上看，美國婦女的高

等教育，70年代時還不如30年代。一直到1976年，美國的女大學生人數才達到大學生總數的

45％。因此，女權主義學者們在建立婦女研究系所的同時，也在建立自己的發展史。她們不

僅標誌著女性回到學校，也標誌著女性參與大學教育的開始。1970年，美國共有3976名女性

獲得博士學位，十年之內，這個數目增長了三倍。1977年，美國博士學位的30％是授與女性

的。正是這些新的博士們開始了大學的婦女教育，婦女文學，社會教育等等，這些新的教授

開創了一個新的時代。

最初的婦女研究系所帶有強烈的婦女解放運動的印記。位於紐約市內的亨特學院的「婦女研

究集體」發表了一個綱領性的宣言，生動地表達了婦女研究的政治敏感性。這個宣言說：

「婦女研究不僅僅是對婦女的研究，它是把婦女的經驗放在研究過程的中心的研究，它以問

題、分析和直接與婦女的經驗有關的理論來檢驗世界，檢驗居住在世界的人。」

也就是說，婦女研究是以女性的視角看待世界的的研究，以女權主義理論為武器的重新檢驗

世界的女性的集體努力。不同學科的學者們在教課，組織專案，發展教學計畫的過程中，變

成了女權主義者。很多人回憶這個過程，都不約而同地肯定說，是婦女研究系所的發展把她

們從所謂純粹的學者變成了女權主義學者，而且很多人開始都是從個人經驗出發的。在建立

婦女研究學科的學者中，一部分人是重新回到學校的婦女，她們在結了婚，生了孩子之後，

在婦女運動的影響下回到學校，拿到博士學位後，在大學任教，女權主義的理論和她們的經

驗密切相連，她們幾乎是自然而然地成為了女權主義學者。另一部分人則是年青的婦女，在

大學開始任教後，由於擔當課程，開始走向女權主義。有意思的是，當時，教授和學生一起

學習，參加「提高覺悟」小組等等，並不是不常見的。這些新的教授在大學裏聲音微弱，不

僅因為她們剛剛走上講臺，是新人，還因為她們都沒有終生職，還面臨著學術和事業的壓

力。在大學內，反對的聲音也比支持的聲音要大得多，畢竟，婦女研究，對那些已經在大學

工作了一輩子的西方文明的傳人來說，是一個不可思議的新概念。這些早期的在婦女研究領

域的學者，就是在自己要學習，要教書，要在學院內立足等等壓力下開創婦女研究的事業

的。

在建立婦女學的努力中，學生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學生喜歡選婦女研究的課，課往往從小班

迅速發展成大班，上百人的班等等，對婦女研究在學院內立足也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學生的

熱情證明課程對學生的吸引力，結果是那些反對的人面對學生的熱情也無話可說，婦女研究

得以生存，發展正是教師，學生的共同努力的結果。也正是由於這種情形，婦女研究最初的

課程設置帶有革新性，帶有師生共同做決定的色彩，很多課的教學法與教學的內容都與一般

的課程都不一樣。比如，「參與民主」是婦女研究課教學的一大哲學基礎，至今也是婦女研

究教學法之一。所謂參與民主的中心思想是動員每一個人都參與課程的建設，把每個人從孤

獨與隔絕中拉出來，形成集體。在這個集體中，共同的信仰是，從個人的生活到政治運動，

從歷史到文化的每個方面，一切的知識都是建立在個人尊嚴和民主參與之上。換句話說，在



這樣的課上不是教授決定學甚麼，而是大家共同討論學甚麼和怎麼學。這種教學哲學對婦女

研究的課程有決定性的影響，影響了婦女研究課程的教學方式和內容，其中一個重要的方面

就是教學發本身也是婦女研究課的一個內容。老師和學生一起討論怎樣教和怎樣學，探索教

與學的經驗。正是在這樣的探討基礎上，女權主義教學法成為婦女研究中的重要內容，成為

今日婦女研究系所的重要部分（我自己在教「婦女研究入門」課時，每個星期都必須參與教

學法討論課。這種課對如何教課，非常有幫助）。

另外一個參與婦女研究建設的學者學生的共同信仰是通過批判性的教與學，可以帶來社會變

革，改革社會和改變文化。由於婦女研究是女權主義運動的產物，而女權主義運動又與當時

的反對種族主義的民權運動，要求知識民主化的知識份子的新左派運動密切相連，婦女研究

領域的學者和學生都對通常課堂中產生的知識不平等格外敏感，比如，閱讀材料上一般的社

會人文學科以往都主要是男性作者，在婦女研究課上，就強調加大女性作者的比例，或者，

就以女性作者為主等等，還比如，有時在課堂上女性通常不愛發言，有些男性卻滔滔不絕，

該如何處理這些情況等等，婦女研究學科的創立者們都此進行很多考慮。最初的婦女研究系

所的教師們還在全國內出版了《激進教師》（Radical Teachers）資訊刊物，交流教學法，

提倡新的教學法。在保羅‧福萊耶的書，《被壓迫者教學法》(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一書在1968年被翻譯成英文後，婦女研究成為試驗新的教學法的一個基地，對三

十年來美國高等教育教學的翻天覆地的變化起到了先鋒作用。

也許在教學法中，我個人體會最深的是教與學權力關係概念的置換。在一般的課程中，教師

是權威，學生跟隨老師學習權威認為值得學的東西。在婦女研究的課上，學生領導的討論

課，個人經驗，小組討論，學生報告等等都是最通常的教學方式。教師並不是權威，而是組

織者。一個當年教第一門婦女研究課的教授回憶當時的感覺，「我們是先鋒，創造一種不同

的課堂，非等級的，合作的，知識份子的但也是個人的，以婦女為中心的」課堂。「這是我

們誰都沒見過的課堂。」在這個課堂裏，師生是平等的，打破了以往的權力關係。婦女研究

課是爭取男女平等的課程，因此，平等這個原則在每時每刻都被強調，人與人之間的平等，

種族，性別，國別，年齡等等的平等，在婦女研究課的教學中甚至體現出絕對的傾向。另

外，在婦女研究課上，師生都有強烈的願望來重新理解認識自己，社會和文化，而且都抱著

改變既存社會的理想。「改變自己，改變社會，個人的，就是政治的。」這種對個人和社會

改革的承諾是女權主義理論的起點之一，也體現在課堂的教學中。比如，課堂上，對自己的

政治立場進行反思和批判，對其他人進行幫助，也是重要的方法之一。父權社會對人的教育

經年曆久，好像成為自然，批評與自我批評也是「去自然」的方式。學術與個人的政治相

連，學習和生活密切相關。在婦女研究課上，學生也要參與很多社會工作，幫助和改變婦女

的地位，比如，學生參與被虐待婦女救護中心，救護熱線等等，如州立紐約大學芭福樓分校

的婦女研究創立者們說的：「教育將不僅是學院性的經驗，教育是一個時時刻刻都在進行

的、改變婦女思想和行為的過程。教育必須是建立一個新的、更完美的社會的奮鬥。」

婦女研究學科就是在這些思想和教學事件中誕生成長的，形成在高等教育中的一個特殊的學

院領域。先驅者們的理想，制定的教育哲學基礎，都對三十年來的婦女研究系所的建設有決

定意義，也對美國社會發生巨大的影響。目前美國社會中提倡的多元文化，多樣性，都是從

婦女研究學開始的。婦女研究學對美國的社會文化改變有重要的、決定性的作用。不了解女

權主義的人，很難理解美國如何走到今天的。

二 美國高等院校的婦女研究學：發展



1837年，美國精神之父之一，那時三十多歲的拉爾夫‧瓦爾多‧愛默生這樣定義美國的學

者：學者要「把事實從表面現象中揭示出來，鼓舞、提出、引導（男〕人們。」八年之後，

他的好朋友，瑪格麗特‧富勒，那時也是三十多歲，這樣勾勒出婦女的需要，無論婦女是學

者還是非學者：「婦女需要的不是以婦女的名義去行動或統治，而是如自然一樣成長，如知

識份子一樣明察，如靈魂一樣活得自由而自在，以展示她先天具有的力量。」 也許沒有比這

兩位美國精神的先哲的預言對今日的婦女研究更為準確的描述了。愛默生和富勒的理想是一

百多年後美國高等學院裏的婦女研究專業的目標。從婦女研究在1969年第一次出現在高等教

育的課程表上，這個目標始終如一。大學的婦女研究成為深刻地改變了美國社會的知識份子

和社會運動的一部分。如愛默生所說，婦女研究的教育強調學者的道德作用；如富勒所說，

婦女研究給婦女提供一個機會，實現和展示她們的能力和力量。

婦女研究相信思想和行為的統一。在這個意義上，婦女研究可以說是最為「美國」式的，體

現了美國文化的精髓。美國的教育，與中國的教育，有根本的哲學思想的不同。中國文化相

信「學而優則仕」，教育的根本目的根本是為了當官，發財，或光宗耀祖，或耀武揚威。美

國的教育，從哲學思想上看，如美國歷史學家亨利斯蒂勒康麥格所說，教育起著宗教的作

用，那就是塑造一個人的品德，創造一個新的社會秩序。這種信仰說明瞭為甚麼美國的教育

制度，直到今天，仍然充滿活力，充滿創新的精神。較之世界任何其他國家的教育，美國的

教育具有無法比擬的創新精神。美國獨立之後，美國政府的一個主要力量就是發展教育，建

立了一個世界上舉世無雙的公立教育系統。非宗教的，強迫的，稅收制度支援的教育系統，

在十九世紀蘑菇般地出現在美國遼闊的大地，為美國二十世紀的興起培養了一代有一代的理

想主義者。被稱之為美國教育原則的創始人的霍拉斯‧曼，也是愛默生和富勒的同時代人，

信心十足地相信，「教育是道德的創新者」，也是「人類條件的平等者，社會機器平衡輪，

和不可夢想的財富的創造者」。

美國的教育，從1636年創建哈佛學院到十九世紀二十年代的近二百年裏，對學校的教育的目

的和內容，似乎沒有甚麼疑義。那個時候，學校的目的是訓練神職人員，轉述歐洲文化，培

養精英和領袖階層。在一個清教思想佔主導的社會，在一個神職人員是精英的社會裏，教育

的目標和職業目標是一致的。受教育就是為了作神職人員。但是，隨著社會的發展，社會的

複雜性的發展，教育的目標和內容被提到議事日程上來。

1820年代之前，傳教授內容主要是古典文學和哲學，諸如希臘語，拉丁文，聖經等，以及為

數甚少也極為淺顯的科學。1820年代，商業化、工業化和交通革命帶來的社會變革對這種教

育內容進行了挑戰。古典文學和哲學，對美國的「建國父親」那代人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但

是，一百多年過去了，繼續這種教育已不能適應新的社會現實的需要。到1870年左右，美國

上下，從學生到公眾人物，都紛紛要求改革教育內容，要求教育包括現代語言與科學。當時

的新罕布林州長維廉普拉莫論爭說，美國的教育要」追求人為的、試驗性的課程，以適應

（男）人對這個世界的商業和責任」。正是這種教育與現實的關係，美國的教育的內容一直

處於一種不斷更新過程。比如，我任教的大學，今年實行了新的課程改革。在學校在進行新

課程改革培訓中，我才得知，我的學院的課程改革基本上是四十年一次。對一個有近二百年

歷史的學校來說，一次課程改革不亞於一次脫胎換骨的更新。

把婦女研究放到美國教育內容發展和改革史中，可以看出婦女研究與美國整體教育的關係，

也可以看出，婦女研究的出現是歷史和現實變化的反映。在二十世紀60年代的政治時代裏，

婦女研究應運而生，適應了美國社會轉變的需要，與美國婦女的教育發展密切相連。正是在



這個背景下，1969－1970學院年間，美國高等教育中的婦女研究開始出現，一個有系統的新

型學科和學院知識孕育並出生。這年，全美國的大學一共開了十七門婦女研究課程。康奈爾

大學的某個年青女學者收集並發表了一本薄薄的書《女性研究（第一號）：課程計畫和閱讀

單收錄》，為開婦女研究課提供參考。到1970年底，一百多門課已被創造出來。到1971年

底，600多門課被創造出來，到1973年，80多個婦女研究系所已經建立，開了2000多門的課。

到1980年，350多個婦女研究所已經建立，二萬多門課已經遍布美國高等院校。如我在以前的

文章中寫到的，到2000年，美國高等院校已經有700多所婦女研究系所，128所可以頒發碩士

或相當碩士的研究證書學位，還有十來所大學授與婦女研究博士學位。在短短的三十年裏，

婦女研究從無到有，對美國的高等教育產生了根本的影響。對美國的社會產生了根本的影

響。我在多種場合說過，一個對婦女學，對女權主義力量毫無了解的人，今天在美國大學恐

怕很難立足。我知道有一些中國學者訪問美國，或對女權主義充耳不聞，或根本鄙視女權主

義理論，好像只有不帶女字在主義才能算思想。我只能感歎，唉，人只能理解一個人頭腦允

許他理解的東西，既使是再聰明的人，也不能超越自己的頭腦。

婦女研究學對美國高等教育產生了根本的影響，這種影響可以說是深入到大學的方方面面。

它改變的不僅是教學課程，而且改變了學生入學人數。從2000年起，美國的大學，女學生總

人數已經超過男生。在美國的主要大學裏，女生人數都超過男生。近幾年教育界很有一些人

在驚呼，這樣下去，高等教育將是女學生的天下，男生數量在縮小，男學生質量下降，也許

有一天，男生大概都不能與女生在大學競爭。如何幫助男生成為近幾年出版物中的熱門之

一。去年我為寫女權主義理論介紹，一下子就買了八本關於男生以及男孩子在社會上處境落

後的書。我自己在學校教書，我的孩子是個男孩子，我也很想理解美國高等教育在發生甚麼

變化。除了直接影響到女性的教育機會外，婦女研究影響了人文學，社會科學和科學史的幾

乎所有課程。文學，歷史，社會學是女權主義的最初陣地，很快，心理學，人類學，教育，

政治學，哲學和法律就紛紛倒戈，成為女權主義理論實踐的一部分，女權主義改變了這些學

科的面目和他們所提供的課程。在兩年制的社區大學中，很多技術和實踐課程也開始增加女

性的分量。這些令人瞠目結舌的課程的改變，反映了婦女研究的最根本的目標：發展婦女的

潛能，展示她們先天具有的力量。

婦女研究的發展與應用女權主義理論進行學術研究同步進行的。研究，寫作和出版與婦女研

究學的建立同步，給在大學裏從事婦女研究的學者提供交流和提高的機會。多家女權主義出

版社和十幾種學術刊物相繼建立和出版，到1979年，女權主義研究目錄年度索引不得不出兩

大卷來包括主要的出版物。婦女不僅是值得研究和探討的題目，婦女這個題目還改變了現代

知識份子的知識結構。婦女的歷史，婦女的角色和貢獻成為任何學科探討的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

婦女研究也與婦女運動的發展有密切的關係。1960年代，婦女的角色和雄心從傳統上有很大

的轉移。美國的1950年代，是雙職工家庭崛起的年代。二次大戰之前，美國的婦女參與工作

的主要是未婚的女性，如果是已婚的，通常是貧困的黑人婦女。到了1960年代，無論階級和

種族，婦女已經參與各個行業的工作。1975年，50％的婦女都參與拿工資的工作，其中70％

的人是全職工作。與婦女參加工作相輔相成的是出生率的降低，家庭模式的多樣化，以及婦

女對平等和自治的要求。正是這些變化導致了婦女運動、特別是女權主義理論的發展。理論

的發展又把婦女提到政治的、立法的、公共討論的領地之中。美國的墮胎法就是在這樣的背

景下被最高法院通過的。從內部中看，婦女運動是一個教育運動。婦女通過各種各樣的方式

教育自己也教育社會來理解社會現實和歷史，來理解婦女在歷史和現實的地位，作用。



女權主義理論塑造並推動了大學的婦女研究學的發展。那些不在學院教書的女權主義理論家

的思想和理論，給婦女研究提供了新的想法，資訊，並在學院的研究中被證實或受到挑戰。

大部分的理論家都在學院工作，直接地影響了婦女研究的發展。弗吉尼婭‧吳爾芙是婦女研

究學的中心之一，其他的，如貝蒂‧佛利丹的《女性的奧秘》，凱特‧米蕾的《性別的政

治》，蘇珊‧格理芬的《色欲出版物與沈默──文化對自然的強暴》，蘇珊‧布朗米勒：

《違背我們的意願：男人，女人，強姦》等著作都是當時最強力的思想武器，是婦女研究的

比讀書目。多很多人來說，婦女研究是女權主義的「學院臂膀」。如此說來，婦女研究就有

三個任務在肩：研究、教授關於婦女的歷史和現實的知識；結束在各個教育階段的性別歧

視；把女權主義理論和行動結合起來。大學裏學者教授和社會上的婦女工作者相得益彰，互

相營養，互相支持。社會上的女權主義者為學院派提供研究的題目，學院派給女權主義行動

者們提供理論和思想武器，促進美國的立法，政治的改變和社會進步。

毫無疑問，女權主義對學術，人類有史以來的學術和知識，提出了一個道德挑戰。女權主義

要求學術和知識為婦女服務。在1975年廣泛閱讀的一篇心理學家馬利帕裏的文章中，帕裏總

結了有關婦女的三種心理學知識：關於婦女的心理的－這種知識充滿了對婦女的誤解；反對

婦女心理的－這種學術以貌似客觀科學的名義貶低婦女；為婦女的心理的知識－這種學術要

求新的對婦女心理的闡釋，從而暴露過去的知識的片面性。其他學科也面臨著同樣的議題。

這個挑戰使一些對女權主義並不了解的人對婦女研究產生了敵意和誤解。有人的人認為婦女

研究只是極端女權主義者對常識、理智思考或人類文化風俗習慣的攻擊，所以婦女研究沒甚

麼真正的知識，只是對男性的批判。還有的人認為女權主義者都是一些厭惡男人的同性戀分

子，或者是嫁不出去的醜女人等等，所以婦女研究是發洩對男人的仇恨等等。有些人說，歷

史就是歷史，歷史是男人也是女人創造的，為甚麼非要把過去中沒有女性這部分補上來？沒

有必要，對歷史的性別思考毫無必要。持這種觀點的人，很多人也在學院工作，他們並不意

識到歷史是一種從某個角度的敘述，他們堅信「常識」的永久性，就如同加例略之前相信地

球中心的常識一樣。

婦女研究堅持的女權主義的視角對各個學科都產生了影響，提出了很多從未提出過的問題，

探索了很多從未探索的領域，擴大了知識的範疇。最初，在各個學科中，女權主義學者都在

問同一個問題：「婦女在哪裏？」這個貌似簡單的問題引發了知識的新爆炸，人類歷史一半

的主體的歷史終於被提到知識的日程上來，有關這一半的知識源源不斷地湧現出來。發現那

些值得被發現的女性成了最初的婦女研究學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很多被遺忘的名字重新放

出光彩，這種「彌補歷史」的努力同時也有自我發揚的目的：尋找婦女的榜樣，提高婦女的

自我意識，創造積極的自我形象。與此同時，很多女權主義學術團體也紛紛成立，促進婦女

研究的進一步發展。1968年，政治學婦女討論協會成立，1969年，婦女在歷史學職業協調委

員會成立，1970年，從事哲學的婦女協會成立，1971年，從事物理學的婦女學會成立。這些

組織如雨後春筍，對推動婦女研究學科的發展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婦女研究出現發展在六十年代末，說明瞭那個時代美國高等教育在發生深刻的、影響深遠的

革命。高等教育的結構和學生的變化說明，美國的大學在從象牙之塔的少數人精英機構向大

眾教育轉變。這是史無前例的。1955－1965年間，美國共有三百萬人入大學，這個數目比上

三十年總體人數還多。也正是這種變化，婦女研究的出現並沒有造受到甚麼大的機構阻力。

學術自由保證了學者所教授的內容的個人負責制，大學教育的多種目標也幫助了婦女研究學

科的發展。美國的大學教育，，從1890年以來，就致力於以下三個目標：職業性的教育，自

由人文教育，以及發展專長。這三個傳統的目標在1960年代進一步鞏固和發展，高等教育在



這三個互相激勵和競爭的目標中形成新的結構。1960年代，美國的大學也成為社會改革的前

鋒，專注與社會公正和發展，婦女研究應運而生。

除此之外，儘管傳統的學術還存在，1960年代，美國高等院校對新的思想，對理論革命張開

雙臂。極具影響的著作，湯瑪斯·庫恩教授的《科學革命的結構》（1962）論證，既使是自

稱客觀的科學也並非「免價值」的，相反，對世界的描述本身永遠體現各個時代的意識形

態。其他學科也不落後，文學和文化的理論爆炸使文學的概念發生了徹底的變化。「女權主

義為各種研究提供了目標，社會歷史為研究帶來了方法和資源，雙方都如此必需，缺一不

可。」在這種寬鬆的環境裏，婦女研究學的發展受到廣泛的支持，很多支持者本身都是男

性。大學的校長，教務長，系主任等等那個時代絕大部分是男性，他們回應婦女研究學問

題，支持婦女研究學的發展，對從事婦女研究學的學者給予道義和物質的支援。婦女研究學

在美國的最初發展是和兩性的合作努力分不開的。

三 美國高等院校的婦女研究學：議題與方法

婦女研究系的課程對我個人來說是一個「睜開眼睛」的學習過程。我還記得剛來美國的第一

個學期我選的女權主義理論與歷史課的閱讀內容，幾乎篇篇都給我打開一個新的思考的世

界。那個時候我像一個饑餓的人，囫圇吞下讀的每一本書，為每一本書的內容激動，每天都

好像是在聽真理的妙音。這種感覺，好像是無法比擬的幸福，是一個人覺醒的幸福。我在婦

女研究系學習的課程永遠地改變了我的生活，並使我的生活美好起來。在人生的滄桑中，我

第一次相信自己的能力，並且，毫不羞愧地說，我能做得力所能及地不錯。使每一個人相信

自己，是女權主義主義理論的根本出發點。

現在為寫這些文章，我閱讀了一些關於婦女研究歷史的書和文章，我發現和我分享這種發現

自我的共同經驗的人，男性女性都有，在美國的大學裏，真是數不勝數！很多人在婦女研究

課上都有共同的經驗。婦女研究課在改變學生的心理和認知能力上好像一場改變生命的愛

情，改變了很多人的生活方向。斯蒂姆森在描述許多人的經驗的時候，是這樣寫的：「由於

接受和逐漸發現這些知識排斥、扭曲和縮小自我，開始的時候，有一種又著迷，又陌生的感

覺。」3這種感覺導向對一切信念的懷疑。對習以為常的信條的懷疑。從「女主內──婦女的

位置是家庭」這樣的幾千年來的信條，到「女人是被閹割的男人」這樣的理論性、心理學的

所謂「真理」，這些理念都受到挑戰。懷疑和挑戰並沒有導向否定，相反，在學習的過程

中，很多人都發現了自己的力量，一種快樂的發現－對自己能力的自信，發現自己的真實經

驗，重新創造現實。這種快樂開始於把婦女當成主體來看，結束於對婦女自己力量的信心。

在學習女權主義理論中，很多人發現他們經歷了兩個認識經驗的過程，一個是解構過程，重

新認識，重新評價那些被認為理所當然的事情。另外一個是建構過程，一個的新的主體，或

新的理論在批判中建立起來。

在婦女研究的學術中，這個解構－建構的過程非常明顯。一個著名的例子是哈佛大學的心理

學教授卡羅‧吉利甘(Carol Gilligan)。她於1982年發表了她的研究結果《以一個不同的聲

音》。她研究的是女性的道德發展過程。吉利甘重新檢驗了自佛洛德以來的心理學理論，對

這些理論進行了新的測驗，試驗。她的研究成果最終改變了80年代以來的心理學方向。佛洛

德的理論宣稱女性缺乏發育完全的道德感。吉利甘的哈佛大學同事勞倫斯‧寇爾伯格

（Lawrence Kohlberg）曾對從同年到成人的道德感的發展進行了六個階段的劃分。根據寇爾

伯格，女孩子或女性只達到第三道德發展階段，就停滯不前了。在這個階段，善意味著幫助



他人，讓他人滿意。男人，包括男孩子，都要超越這個階段而達到第四，第五，第六階段，

在這些階段裏，人們之間的關係服從於宇宙性的公平的原則和規則。寇爾伯格的理論曾在心

理學界有很大影響。吉利甘在論著指出，寇爾伯格的理論在試驗方法上有很大的缺陷。寇爾

伯格只觀察了84個男孩子，就得出如此壟斷的結論對女性的結論，其方法論就是靠不住的，

其結果更是亂談。其次，吉利甘在自己的研究中，把女性也包括進來，對男女的道德感發展

進行對比研究。她發現，男女在道德感的發展上的確有不同的倫理階段和標準，但是這些不

同並不達到男性優秀而女性低劣這樣的結論。吉利甘對現有理論的批判和對婦女心理現實的

新的發現，既解構了佛洛德以來的心理理論對女性的歧視，也在新的觀察的基礎上構建了新

的理論，開拓了對婦女心理發展的新認識。

到了1970年代中期，由於婦女研究領域對各個學科的影響，對婦女進行研究的學術知識是如

此朝氣蓬勃，發展迅速，各個學術領域都似乎進行了一場看不見的革命。與此同時，那些學

術的先驅者的成果被學院接受，已經逐漸成為主流學術的一部分。那些對婦女研究有目也不

睹的人也許會低估婦女研究對其他學科的影響。但是，只要你在電腦上打上幾個關鍵字，你

就會發現，婦女研究對各個學科的影響是無所不及的。婦女成為研究的主題引發了一系列的

學術方法論的討論和變革。首先是怎樣來看待婦女──婦女是一個階級？一個等級？還是一

個生物種類？其次是婦女的經驗和男性的不同在甚麼地方？很多學者在各個不同學科都記錄

和論述了婦女的不同經驗，並比這些經驗帶進知識的殿堂。著名的學者，如傑爾達‧勒納

（Gerda Leaner)，朱麗‧米切爾(Juliet Mitchell)，瓊‧凱利（Joan Kelly),等等都在斯

高特之前就提出為了把婦女的經驗納入歷史，對歷史的分析，需要一個新的、激進的修正.

歷史學家、現在普林斯頓大學教授的瓊‧斯高特(Joan Scott)，向傳統的歷史實踐挑戰，於

1988年提出「性別：一個有用的歷史分析的類別」。4她的論點幾乎立刻成為經典的口號，現

在沒有人會對性別作為一個分析的類別有任何懷疑。5這些女權主義理論前鋒成為後來者的起

點。

為了把婦女的經驗作為學術研究的主題，學者們通常從兩個相關的方面來入手。一些學者關

注女性的不同於男性的歷史，文化，工作和習慣。他們的研究物件完全關注於女性，女性文

學，女性歷史，女性心理學等等。另外一些學者則把男女怎樣一切研究比較，經驗社會結構

和組織是怎樣塑造男女的不同的。那時還是密執甘大學的研究生的人類學學者蓋歐‧如賓的

文章《對性的思考：性政治的激進理論筆記》和《婦女的交換：性的政治經濟學筆記》，如

炸彈一樣，震動了學術界，她應用的方法就是後者。6如賓論證，如果心理學揭示了我們的意

識，潛意識是怎樣組織我們的生活的，經濟學揭示了商品和服務的關係，人類學揭示了家庭

體系，如這些學科一樣，婦女研究可以揭示性別，男性陽剛或女性陰柔這些所謂性別氣質是

怎樣被特定的社會建構在人類這個生物種類的雌雄體上的。如賓的理論對後來的性別(sex)與

社會性別(gender)的區分有很大的意義。

婦女研究學術的另外一個議題是記錄婦女生活和教育中的性別主義。婦女研究的學者們都同

意，男女關係與權力有關。在既存的權力關係中，男性對女性有更大的權力。相當男性來

說，女性處於權力的弱勢。性別主義，性別歧視和性別強化是不可否認的現實。對這個議題

的探討，學者們也從幾個不同角度介入分析。有些學者受波芙娃的第二性的影響，認為婦女

一直是處於服從地位的。有的人用恩格斯和馬利‧玻德(Mary Beard)的理論，認為歷史上曾

經有過男女平均分享權力的時代。他們的探討提出了很多深刻的問題，比如，如果曾有過這

樣的時代，何時何方，又是為何結束的？城市化以及經濟發展這樣的大型社會轉變是怎樣影

響了男女以及男女之間的權力關係的？這些問題都為後來者提供了研究的道路。



對性別主義在現實和歷史的探討，經過了兩個階段。早期女權主義學術專注婦女被壓迫的根

源的分析，把婦女看成是社會的犧牲品，被動地被壓迫。這種學術對認識父權社會有很大作

用，但是同時，也引起了很多學生的憤懣和絕望。學生們感到沒有希望，社會就是這樣的，

意識到婦女的被壓迫地位，生活變得更沒有希望起來。70年代中期，婦女研究學術開始了一

個新的轉折。除了繼續分析婦女在種族主義，強姦，性騷擾中的犧牲品地位外，婦女史的深

入研究開始帶來了新的思考。婦女是否有自己的歷史？這些歷史是否都是被動的？研究發

現，婦女並非完全被動，在歷史上，婦女也是積極的成員，發揮自己的能力。這樣對傑出婦

女的研究，對婦女作用的研究，對婦女的觀點的研究紛紛湧現。婦女研究從研究婦女的「問

題」轉變到婦女的力量上來。

無論走哪條路走向對婦女的研究，婦女研究的學者都不得不面對怎樣理解、闡釋「性別的不

同性」這個問題。男女到底一樣還是不一樣？如果不一樣，怎樣不同？這種不同有多少是由

生物種類決定的，有多少是由文化社會決定的？婦女研究學者從不同學科，特別是心理，社

會，歷史，人類和文化等方面探討這個問題，揭示心理，社會和文化對性別的塑造過程。學

者們發現，性別的概念與兩個生產活動領域相關，一個是公共生產領域，一個是私人生產、

即家庭生育領域。這兩個領域格有自己的工作，前者由男性，後者由女性佔主導。前者被看

成是父親兒子的領域，後者是母親女兒的領域，前者擁有政治的、文化的權力，後者在政治

上處於邊緣地位，在文化上被看成是可有可無的。對男女兩個領域的研究導致了很多學術的

產生。一是檢驗婦女是怎樣被限定在私人領域中，從而處於服從地位的。二是專注婦女領域

的研究，到底婦女的領域有多大，在多大的程度上有變化，目的是甚麼。三是檢驗那些跨如

公共領域的婦女的成就，動機和困難，發掘婦女的貢獻。電影《鉚工柔思》就是在這種話語

中產生的。這部紀錄片紀錄了二次大戰時女工的生活，賦與女工以應有的尊嚴。其他學者研

究各個行業婦女的成就，埃琳‧肖瓦爾特研究女作家，朱蒂斯‧斯第姆研究空軍中的婦女飛

行員等等，不一而足。

到70年代中期，對男女性別的研究導致學者們分成兩派。一派人──這派人被稱之為「微小

派」，承認性別的不同，性別的生理，心理的不同，但是認為，這種不同在工作、生命長

短、道德能力、語言能力，基本素質和才能上、男女的不同實際上不是生理性的，不是由荷

爾蒙決定，生理的意義不大，很微小。他們認為男女的不同是歷史和社會性的，是歷史和社

會的構建形成的。這派人在婦女研究中佔大多數。社會學家辛西婭‧弗茨‧愛潑斯坦

(Cynthia Fuchs Epstein) 對這派人的位置總結說，「就近來研究的基礎來說，男女的生物

性區別，除了性與生育的角色外，這些區別與男女的行為和能力沒有甚麼關係，甚至早期的

性別社會構建也可被成年的經驗倒過來。逐漸增長的知識說明，在同樣的條件下，從跑步到

做研究，男人和女人可以表現出相似的能力，才能，雄心和欲望。這種條件如此有規律地變

化，對男女具有決定性，更多地與社會中的權力分工有關，而與內在的性別不同沒關。」7

另外一派人，被稱之「很大派」，認為生物的性別不同與社會性別的不同有著比「微小派」

相信的大得多的意義，不能簡單地把生物種類的不同忽略不見。同時，他們也認為，這種不

同不是女性必須服從男性、或女性在社會、家庭與社區中的性別不平等的基礎。「很大派」

的人可以概略地分為四個不同的小派別。第一是以學者卡羅吉利甘為代表；第二是以學者阿

麗斯‧羅斯(Alice Rossi) 為代表。這兩派學者都強調生物性別的不同不能被忽視。羅斯認

為生物性別的不同根本是由生物的進化決定的，也就是說，這些不同是生物的種種力量交互

作用的結果，根植與物種的競爭與生存的體系之中。她認為婦女的身體是人類物種繁衍的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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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過分強調男女在做父母時的絕對平等不符合人類作為一個物種在自然界中的位置。 吉利

甘沒有闡述男女不同的問題，但是她強調婦女的特質對人類有好處，因為婦女先天就是好

的。第三派學者以法國女權主義為代表。他們強調和慶祝女性與男性的不同。他們認為這種

不同最深刻地表現在語言上，來源與男女身體結構，特別是父親和孩子，母親和孩子的關

係，來源於潛意識，來源與欲望本身。第四派學者把男女不同看成是生物性的，是由女性的

生育力決定的，由於生育這個作用在現代社會中越來越蛻化，男女性別不同本身也應該蛻

化，男女將越來越同樣。這些觀點為我們思考這個問題提供了多種角度，雖然沒有統一答

案，統一答案也是不必要的，這些觀點要求我們對自然─哺育，生物─文化這些關係進行深

入的思考，意識到這些關係的複雜、隱蔽、和相互的作用，而避免簡單結論。

與此同時，婦女研究激發了對男性的研究。雖然婦女研究把過去的學術稱之為「男性的學

術」，因為過去的學術忽視婦女，但是婦女研究真正地把男性，特別是男性氣質的構建當成

社會建設的一部分來分析和研究。另外一個研究的議題是家庭－－男女在家庭中的關係與位

置。對這個議題的研究同樣有幾種方法。一種是描述性的，對家庭的作用進行描述，對家庭

對性別的建構的作用進行分析。南茜喬多柔等發現家庭是性別身份的搖籃。9另外一種研究核

心家庭之外的可能性，對核心家庭的產生，作用等等進行闡述，也對家庭中的問題諸如虐待

孩子，虐待妻子，婦女的雙重負擔等進行了深刻的分析。婦女研究對設定婦女是母親和妻子

而制定的社會政策也進行了分析，對這些政策是怎樣使婦女的生活更困難進行研究。

最後，婦女研究也促進了對男女共性的研究。男女之間的共同處實際上是大於他們的區別

的，過分強調區別，可能會強化男女的對立。同時，對婦女的區別的研究也進一步發展起

來，因為婦女本身也並不是鐵板一塊，會因為階級、年齡、種族、國籍等等極為不同。對婦

女的不同性的研究導致了九十年代中期以來的第三世界女權主義理論的發展。這將是下一篇

文章的題目。

四 美國高等院校的婦女研究學：成就與挑戰

婦女研究學科深刻地改變了美國大學的許多學科的知識景觀，也深刻地影響了美國社會的發

展。婦女研究學科已經取得了很大的學術成就和社會效力。但是，婦女研究的發展並非一帆

風順，特別是從80年代中開始，在婦女研究蓬勃發展到達一個高峰的時候，美國社會在當時

的政治背景下， 也就是雷根政府的政治保守政策以及社會向右的、保守的方向轉，女權主義

理論遭到很多攻擊，造成了社會上的一時的女權主義的「回潮」狀態。在我看來，這種「回

潮」或「停滯」也是發展中的正常過程。女權主義理論對學院的衝擊在80年代到達一個頂

峰，已經改變了學院的很多學科的結構，在繼續向前和向深發展的過程中，發展的速度放慢

了下來，發展的面目不像早期那樣立竿見影，也是正常的。因為，任何對社會結構進行改變

的社會思潮或運動，在取得一定成功後都會有回潮或停滯的現象。這並不意味著社會運動的

失敗和女權主義理論的破產。婦女研究面臨新的挑戰。自稱第三浪潮的女權主義者從八十年

代末開始出現，她們對第二浪潮女權主義理論也有所修正。九十年代的婦女研究進入一個複

雜的、多種潮流衝撞、蔓延發展的狀態。

從總體的成就上看，婦女研究學科的議題和方法給人類的知識帶來了革命性的改變。以往的

人類的知識以及對知識結構的理解，基本忽視了性別這個類別，把主要是男性創造的知識看

成是人類的知識。婦女研究提出以性別這個類別來重新理解知識，人類的一半的聲音終於被

承認。美國著名的文學研究家，在中國也享有盛譽的W.C.布斯在1982年寫到：「我最終接受



了很多女權主義批判者一直在談的東西。我們的各種各樣的經典是被男人建立的，閱讀的書

籍是男人寫給男人看的，婦女只是偷看的人。」10 如同哥白尼提出重新看太陽和地球的關係

一樣，女權主義理論提出重新看待人類的知識，給人類帶來的是認識論的徹底變革。

也許更具體的，是婦女研究給很多學科帶來了新的活力。這些新的活力表現在提出了新的問

題，新的思考方法，產生了新的知識。研究，任何一種學術研究，最重要的不是這種研究可

以帶來甚麼具體的效果，而是這種研究是否打開我們的認識視野。比如愛因斯坦的相對論，

並非是相對論給人類立刻帶來了甚麼具體效益，而是相對論打開了我們看世界的視野。女權

主義理論和婦女研究這個學科在學院的研究中就具有這個意義。新的問題被提了出來，新的

思考方法激發了新的創造力，新的知識產生了。這些新的知識逐漸被接受。那些在學院中佔

統治和主導地位的學術或學科領導人，在學院裏教書的教授，開始承認和接受女權主義理論

對傳統的挑戰，並在自己的研究中運用女權主義理論。女權主義在80年代也與人文及社會學

科的理論熱潮結合，與後現代主義，後解構主義以及文化研究發展結合，逐漸成為學院的主

流學術之一。

從邊緣到主流，女權主義學院主流化的過程令人吃驚。婦女研究在出現的時候，本身是一個

邊緣學科。從事婦女研究的學者也被看作是邊緣的學者，不具備很重要的意義。然而短短的

二十來年，女權主義改變了大學學科的景觀，成為學院學術主流之一。成為學院學術主流的

意思是，婦女這個題目成為各個學科中的一部分。一個以女性為題目的課程或博士論文被接

受為理所當然的教學或學術題目。女性歷史，女性文學，女性人類學，女性哲學等等，都是

學院裏課程的一部分。如今講授美國歷史，婦女的作用，偉大的婦女的貢獻已經成為課程的

一部分。不可能想像一部缺乏女性的歷史是全部的歷史。教授哲學的時候，女性思想家的著

作也是一部分。一部哲學史，不可能沒有女性的思考在其中。可以說，各個學科在課程中都

包涵女性的思想。成為主流是在研究、學術和教學中，婦女研究的題目，方法和視角成為學

院的不容質疑的日常活動之一。這個革命過程是在80年代在美國的高等院校中完成的。這個

完成的過程本身就是婦女研究成為主流的歷史。這個歷史過程也是充滿了矛盾和激烈的爭論

的。

婦女研究對社會現實也有直接的改變作用，這也是婦女研究的主要成就之一。婦女研究幫助

改變了政府的社會政策，特別是在強姦、亂倫、懷孕、婦女為主的家庭以及家庭與工作的關

係等等問題上，婦女研究揭示了比人們想到的要嚴重得多得多的問題，並促使政府改變和制

定了一系列的保護婦女的社會政策。這些政策提高了婦女的地位，保護了婦女的合法權益。

婦女研究的另一個巨大成就是婦女研究的國際化。婦女研究在歐洲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發

展，從八十年代以來，令人矚目。婦女研究系所在世界各地都如春筍一樣出現，對這些國家

的產生了深淺不一的影響。國際婦女大會，全稱為「婦女進步十年國際會議」，在聯合國的

組織和支援下，於1975年在墨西哥城召開，接著，1980年在哥本哈根，1985年在納羅

比，1994年在北京，已經召開了四屆。在第二次大會的準備會議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支援

的專家委員會宣布：「我們推薦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合作，以創造和發展婦女研究系所、婦女

研究，並把婦女研究作為大學以及有關的結構的課程的一部分。……婦女在總體上看，曾遭

受非公正待遇，曾受阻礙其實現潛能的傳統的枯桎，……在婦女研究領域的教學與研究是保

障婦女根本平等的一個方法。」

現在在世界上的很多國家，大學中的婦女研究系所，社會中的婦女組織，網路，各地的聯合

會等等，數不勝數，世界女權主義的發展推動了婦女研究在各個國家的發展。中國婦女研究



的發展也是這個大的、總體發展的一個極其重要的部分。這需要新的研究來寫我們的婦女研

究發展的歷史。

雖然婦女研究在上三十年改變了人類的歷史和知識史，婦女研究在發展的過程中一直受到各

種各樣的挑戰。在學院裏，在婦女研究最初發展階段的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挑戰的主要方

式是貶低、嘲笑婦女研究，或對婦女研究視而不見。社會上的大多數人，在學院中的大多數

學生和教師，都已經習慣了對婦女的文化貶低，覺得婦女和性別不值得一學或研究。有的人

因此論證婦女研究沒有意義。有的人覺得婦女研究是浪費時間。還有的人覺得婦女研究的題

目太政治化，或者太具有挑戰和革命性，他們不願意接受。80年代，在婦女研究成為學院學

術主流的過程中，新的挑戰也時時出現。一個是認為婦女研究是一個時髦的潮流，如今時髦

已經過去了，熱潮已經退去了，婦女研究沒甚麼可繼續的了，走入了死胡同了。由於80年代

婦女研究的發展，這些論點到90年代則在大眾傳播媒體的影響下愈演愈烈，形成了90年代初

的社會上的婦女研究的「回潮」狀態。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回潮狀態主要是在社會上發生。在學院界，婦女研究一直在蓬勃發展，並

沒有受到回潮的很大打擊，雖然社會上的回潮在學院裏也有一些回聲，但是反對婦女研究的

聲音在學院沒有成為主流，也沒有對婦女研究學術產生多大影響。社會上對婦女研究的「回

潮」反應，表達了社會主流對巨大的社會變化的驚恐不安，特別是兩性關係的變化，婦女地

位的提升，對成長在傳統價值社會中的男男女女來說，都很大的直接的個人利益的衝擊。並

不是每個女性都對自己地位的提升或變化表示欣喜。那些接受了傳統價值觀念的婦女，並不

歡迎自己地位的改變，對變化的恐懼使她們對婦女研究，特別是女權主義很有抵觸。對男性

來說，婦女研究挑戰了他們生存的每一個條件，面對巨大的兩性關係的變革，他們失去的是

很多過去認為理所當然的特權。失去特權對每一個男性都是挑戰，並不是每個男人都平靜地

接受性別特權的喪失。在攻擊女權主義理論中，有些男性就是從自己特權岌岌可危的恐懼出

發的。當然，並不是每個男人都是女權主義的敵人， 在女權主義發展中，很多男性都是積極

的支持者。我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曾經談過我個人的經驗。在我上研究生課時，我選的「當代

哲學與科學」一課的教授，在課堂上幾次激情地宣布當代哲學已陷入死胡同之中，只有女權

主義哲學才有生機。他是一位法國人，在美國任教。對一位元以多種語言訓練和工作的哲學

教授，做出這樣的論斷很難是心血來潮的產物。

「回潮」發生的媒體效應在社會上對女權主義理論以及婦女研究的形象產生了很大的負面影

響。一般沒有經過任何婦女研究學術訓練或女權主義理論學習的人，很容易被媒體的宣傳操

縱，他們對道聽塗說來的一知半解更感興趣。在製造回潮效應的過程中，被大眾傳媒捧為回

潮證據的幾本由女性寫的書突然都成為大眾暢銷書，使女權主義回潮成為大眾交口談論的政

治議題。這種學院內婦女研究和女權主義理論主流化，社會上女權主義「惡魔化」平行發

展，成為90年代美國知識界發展與社會大眾潮流背離的一大奇觀。這種背離，進入新世紀後

愈演愈烈，學院與社會的思想對立在美國政治生活中更為明顯。2004年的總統大選就是一

例。社會上，特別是喜歡哄動效應的傳媒對女性寫的攻擊或批判女權主義理論的著作格外感

興趣，因為很多人相信女人自己罵自己才更好看。一些女性，出於各種不同的目的，比如名

與利之類，適應這種需要，也無需大驚小怪。這些代表人物主要有：卡米麗‧佩格利亞

（Camille Paglia），克莉絲蒂娜‧霍夫‧索莫斯（Christina Hoff Sommers），達芬妮‧

帕泰（Daphne Patai），凱倫‧李也曼（Karen Lehrman）等。這些人的書製造了一種女權主

義陷入危機的社會效應。我將另文具體論述她們的觀點。總體上看，她們的挑戰並沒有對女

權主義理論的發展有實質性的作用。



婦女研究的真正挑戰來自於從事婦女研究的學者。婦女研究是在第二浪潮女權主義運動中產

生的，當時的很多傑出的女權主義者都紛紛在婦女研究學科執教，成了婦女研究系所的創造

者。在婦女研究已經發展了二十年之後，在女權主義理論向多個方向發展之中，很多年輕的

學者，從不同的階層，不同的種族與國家，逐漸加入進來，他們給女權主義以及婦女研究帶

來了很多新的東西，對婦女研究已經建立的基礎進行挑戰。這種挑戰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

考察。

第一，黑人女權主義者積極加入婦女研究學科之中，改變了早期婦女研究中，白人中產階級

女性為主力的狀態。黑人女權主義對婦女研究的貢獻是把「種族」這個類別引入性別研究之

中。黑人女權主義的代言人之一，貝爾·胡克斯，於1984年發表了影響深遠的書《女權主義

理論：從邊緣到中心》。11這本書是黑人女權主義者思想的集中體現，在書中，胡克斯提出

了女權主義的新定義，女權主義是結束性別壓迫的社會運動，是改變看待權力的視角，是教

育婦女，是結束對女性的暴力，是發展。她提出黑人男性是女權主義的同志。胡克斯湧現成

為女權主義理論的主要思想家之一。黑人女權主義加入婦女研究帶動了其他種族的婦女參與

婦女研究之中來，也帶動了理論的思考，特別是階級這個類別也成為婦女研究中分析 的一個

主要概念之一。 另一個黑人女權主義學者，Patricia Hill Collins 在其書《黑人女權主義

思想》中，有意識地把黑人婦女的經驗和思想作為她分析的中心。她說：「在這個集子中，

把非洲裔美國婦女的死刑作為分析的中心，我不僅突出這些思想，也意為鼓勵白人女權主義

者，非洲裔美國男性，和所有其他的人來考察他們的立場與非洲裔美國婦女立場的相同與不

同之處。」12

第二，多元化的女權主義理論和婦女研究的多元化。女權主義理論從出現的那天起，就不是

一個單一的理論，而是一個多元的、多種理論的匯合。這種匯合產生了巨大的創新效果，給

學科發展增添新的活力。對性別本質的研究引發了對同性戀的研究，對同性戀權利的改善，

同性戀對性別本質的思考成為婦女研究中一個重要的部分。除了種族、階級之外，民族也成

為一個分析的類別。在美國這個多種族、多民族的國家，一個分析類別代表了一個力量，多

元分析類別的應用，標誌婦女研究的深入發展。這種深入，導致 「區別／差別

（difference）」 這個概念的提出。「區別／差別論」逐漸成為女權主義的思想核心之一，

目前仍在婦女研究中佔主要地位。區別論認為， 婦女研究必須時時刻刻都具體事物具體分

析，不能一概而論。因為每一個事物本身都有其具體性。就某一個類別看，區別／差別也時

時刻刻存在。比如白人女性的社會地位和黑人女性是不一樣的，可是白人女性本身也有個體

區別／差別，階級的差別，教育的差別，年齡的差別等等。對某個社會類別的研究必須考慮

區別／差別的存在。13

第三，男性與婦女研究的關係。在婦女研究早期，從事婦女研究的學者幾乎都是女性。隨著

婦女研究的發展，男學生和男性學者也加入了進來。男性學生和學者加入婦女研究的動機也

許不同。有的來源於對婦女研究的知識的真誠的興趣，有的是負面的，比如希望「掌握」女

權主義理論從而與女性學者對著幹，有的甚至說，他們只是為了「更深刻地理解女性」。不

管動機如何，男性的加入給婦女研究帶來了新的議題：如何對待男性學者的婦女研究的學術

成果？男性學者在婦女研究中的地位是甚麼？男學生在婦女研究課程中的學習過程、反應與

處理方式是怎樣的，應該應用甚麼樣的教學法？男性教授是否可以教授婦女研究的課程？對

男性出現在婦女研究系所中，女性學者的反應有很多不同。有的學者認為，男性學習與教授

婦女研究有一個內在的危險，那就是他們很難把理論應用於個人身上。他們可能很難承認他

們作為男性在父權社會中的特權，也很難承認他們在個人生活中還在運用這些特權。還有的



女性學者對男性學者的動機表示不信任， 認為男性學者可能在課堂上闡釋女權主義理論和方

法，但是不在現實中運用這些理論和方法。重要的女權主義理論家伊琳‧肖瓦爾特引用印度

裔美國學者戈雅特里‧斯皮瓦克的話說，她對「轉向女權主義的白人男性知識份子極度懷

疑」。14這些女性學者懷疑，男性學者可能有個人動機。女權主義理論的主流化導致一些男

性學者接受女權主義理論，他們把女權主義看成是學院時髦，以此來幫助自己的學術以及學

術地位的提高。正是這些議題促進了女權主義理論的發展和新的學術的出現。1987年出版的

由一位女性和一位男性學者合編的《女權主義中的男人》是一本比較早期的也相當深刻地談

討這個議題的書。15其中， 一些著名的學者，比如法國哲學家德里達，英國文學史和批評家

特里‧伊格爾頓等都對女權主義理論和婦女研究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德里達開篇就說到：

「在就卡夫卡的文本做的講座中，一個人可以說，如果機構的條件是法，如果機構就是法，

那麼，機構的保護者就是法的保護者。由於婦女研究中的學術獲得了機構的合法性，它也構

成了，建構了， 生產了法的保護者。它吸引了那些從法面前來的男人，來試著掌握它，來看

它，來撫摸它，來穿透它。婦女研究系在美國現在已經成為一個相對堅固的機構，承認對這

個機構的問題，限制和抵抗，既使是在美國，是十分重要的。」16

當代代表性的哲學家對婦女研究的注意，導致了婦女研究的進一步發展。「男性女權主義

（Male Feminism）」目前也是女權主義理論中的一隻力量，對結束性別主義有重要作用。

第四，性別研究的發展。進入九十年代後，性別研究（Gender Studies）在英美迅速發展。

「性別」一詞逐漸被加入到婦女研究系所的名稱之中。一些婦女研究系紛紛改名為性別研究

系。這個變化的實質表明了婦女研究的新發展。婦女研究不僅僅限於對婦女的研究，而且包

括對男性、變性等等的研究。是對性別的研究，而不僅僅是對性別中的某個性別，特別是婦

女這個性別的單獨研究。其次，性別研究為男性進入這個學科領域打開了大門。從事婦女研

究的學者對這個變化也是褒貶有加，各執一詞。無論怎樣，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性別研究

看來正在取代婦女研究，成為美國大學中的一個新的生氣勃勃的學科， 一個年輕的、從婦女

研究中出生出來的學科。它與婦女研究的關係，需要另文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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